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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历即清高宗乾隆皇帝，他博古通今，喜欢出巡，乐于写诗。每每看到景物，总
能触景生情，有感而发。

兴安络纬，即兴安岭的一种小虫，亦即莎鸡，俗称络丝娘，此虫夏秋夜间振羽作
声，声如纺线，故名纺织娘。诗人善于捕捉生活的点滴，出巡时所见奇闻，皆以诗歌
记之。他对络纬这样的奇特小虫子观察入微。同时，他还看到果蠃和螟蛉。“依稀果
蠃螟蛉负”，缘自典故《诗经 小雅 小宛》“螟蛉之子、螺蠃负之”，古人最初认为蜾蠃只
有雄虫，没有雌虫，不能产子，为了繁衍后代，只好把螟蛉衔回窝内抚养。后人根据
这个典故，把收养义子称为螟蛉之子。而事实却是，果蠃把螟蛉幼虫衔回窝中，把卵
产在螟蛉幼虫体内，用螟蛉幼虫喂养自己的后代。

诗人出巡兴安岭时，正是初秋时节，塞北草原因被秋霜打过，草已黄了大半，但
仍有些许绿意。兴安络纬虫在这黄绿相间的草色里悠闲爬动，可爱至极。诗人生活
在皇宫里整天接受臣子、下人跪拜，面对朝臣的谏表、奏章，感觉压力山大，生活枯
燥，而当他突然看到络纬虫、果蠃、螟蛉，立刻来了兴致。他想把络纬的悠闲，留在记
忆深处，提笔描画之余，感慨徐熙和黄荃这两位精于画虫的画家不曾来过兴安岭，倘
若他们来此，肯定会把这萋萋芳草里的可爱的小虫子描摹地神形俱似，那样的画作
一定会永世流传，更能填补花鸟虫鱼绘画界的空白。

赏析： 涟漪

依稀果蠃螟蛉负，

塞草霏黄尚作青。

可惜徐黄曾未到，

为传蠕动补虫经。

兴安络纬诗
兴安络纬至小而色绿，率笔图之兼题以句

■清 爱新觉罗·弘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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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两岁时，站在窗台上往外

看，忽然大喊：“妈妈快来看，伯伯穿
错了鞋！”我停下手里的活儿，看到
小区的保洁员正在打扫。

我有一瞬间的恍惚，继而明白
过来。

女儿所说的伯伯，也就是小区
的保洁员因患先天小儿麻痹症，右
腿总是向外弯着，走路一拐一拐。
想起初见他时，我忍不住多看几眼，
从没想过我们这种过分的“关注”会
给这些肉体本来残疾的人带来多大
的精神伤害，尽管我们并无恶意。
现在想来，我们无意流露出的怜悯
也许都会刺激他们脆弱的神经，因
为在我们这些健全人的眼里，他们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残疾人。

可是，在我女儿看来，他不过是
穿错了鞋！

如果，我们都能够用孩子的眼
睛看世界，我们所在的星球，

02
带女儿去广场玩儿，碰见熟人，

分开时很自然地说：“有空去家里
坐。”女儿嘴噘得老高，不情愿地说：

“阿姨再见！”
与熟人分开后，我指责女儿不

礼貌。想不到她既委屈又生气：“妈
妈，我不喜欢这个阿姨，不愿意她去
咱们家。”

“阿姨没说要去呀！”
“可你告诉她有空去家里坐了，

她如果一会儿就有空呢？”
“大人说‘有空去家里坐’和小

孩儿说‘再见’是一样的，阿姨没事
不会去咱家”

“那你们为什么不直接说再
见？”

我一时语塞。是啊，为什么？
一生中我们会同多少并不喜欢甚至
心生厌恶的人说过“有空去家里
坐”？是否有一些人的家我们从没
去过也永远不想去？

孩子当然无法理解成人世界中
的这些虚伪。

如果我们可以如孩子一般真
实，是否会觉得，原来我们可以不必
活得如此辛苦。

03
女儿入园不久就当了班长，有

好几次我去送她，听见小朋友在后
面喊她“班长，大班长”，说实话，作

为妈妈，我很自豪。
我以为女儿也会，可事实告诉

我，我又错了。女儿走到叫她班长
的小朋友面前，认真地纠正：“我的
名字是果果。”

我有些为自己的虚荣惭愧。在
单位，我们习惯了“某主任”“某局
长”之类的称呼，尤其是刚刚提拔
的，更不敢轻易叫错，即使领导是发
小，我们也不会在公共场合直呼其
名。

原来，我们是这样为虚名所
累。 其实，像女儿说的，我们本来都
有自己的名字啊！

04
女儿上小学了，有一天我去接

她。看见我了，她挥手给语文老师
再见，然后跑向我。

“你为什么只给语文老师再
见？数学老师不也在旁边吗？”我
问。“数学老师眼睛看着别处，说不
定有什么事，为什么要打扰她？再
见又不是多重要的事！”

就是啊，再见又不是多重要的
事，我为什么如此在意？还是我的
成人视角在作怪，担心老师会觉得
孩子不礼貌，担心孩子会给老师留
下坏印象，担心……可是打断别人
正在做的事说一声无关紧要的“再
见”又礼貌多少呢？

成人的世界里，有多少偶然其
实是刻意的安排，目的只是为了和
某某人说上话？

05
不由想起了一件事。带二宝在

小区里和一个小朋友玩，碰见一个
邻居，夸二宝“白”“可爱”，看得出她
的夸赞是由衷的。打完招呼本来该
走了，她大概忽然意识到旁边还有
一个小宝宝，这样无视“同类产品”
的存在不太好。一时又想不起合适
的 话 来 说 ，竟 然 脱 口 而 出“ 你 真
黑”。小朋友妈妈的脸色有些难看，
邻居也讪讪地走了。

大人就是这样自以为是地面面
俱到却往往弄巧成拙。

其实，只要像孩子那样看世界，
抛开重重顾虑，人生的路上，我们便
可以步履轻盈。

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
■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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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娘子下界报恩，本是受观音大
士点化，在皈依三宝之前，了却人间的
一段恩情，她是将此事当作任务来完
成的。没想到任务完成不好，被拘禁
雷峰塔下，赔上了一生。究其原因，窃
以为是白素贞枉有千年道行，却对这
个世界一无所知。

为人之前不懂情，做人之后又太
重情

想想神仙实在可爱的紧，认为与
凡人成婚，给他留下个后代，就算报
恩，完全不顾扔下一个襁褓中的孩子，
会给单身父亲留下怎样的负担。更可
怕的是，这种想法在天界已形成共识，
所以白素贞被告知报完恩就回来，否
则就是触犯天条。

下界之前，白素贞也这么想。想
来她近2000年一直在洞中修炼，吸收

天地之精华，日子太久，大概也不知道
情为何物，只想着正道归真，根本忘了
还欠人间一个救命之恩，只是因为观
音菩萨告诉她，这段恩情不能不报，她
便傻乎乎地下界了。

于是她就遇到了许仙，许仙憨厚
多情，白素贞一头坠入情网，抛开清规
戒律，只羡鸳鸯不羡仙。这样的重情
重义必为冷漠的仙界所不容，从爱上
许仙的那一刻起，她已经触犯了天条。

不懂人间潜规则
这个世界是有潜规则的，可惜白

娘子不懂，傻小子许仙更不懂。
许仙在外地行医，本已抢了同行

的生意，于是三皇祖师会的某大夫想
出了用鹤顶红毒死老乞婆以栽赃许仙
的办法，他们本想一击必中，没料到白
素贞法力高强，硬是将老乞婆从鬼门

关抢了回来。其实此时保安堂药铺在
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已经很难维持下
去，可白素贞大概不信邪，也没听过

“强龙难压地头蛇”的俗语，以为凭着
为人正直，医术高超，便能无所畏惧，
甚至让许仙去争夺三皇祖师会会首的
宝座，落得个与梁王府结下仇怨的下
场。

白娘子夫妇得罪了同行，背后又
没有靠山，虽对知府陈伦一家有大恩，
怎奈知府也并不是圆通的人，不能给
他们特殊照顾。唯一一次为梁王爷治
病，并由此可能获得特殊关照的机会，
还因为盗宝一事弄得更糟。

白娘子以为只要悬壶济世，就可
以成为名医，也许是因为她不了解这
个世界。

得罪了开罪不起的人
白娘子得罪了两个不该得罪的

人，一个是人间大权的把持者梁王爷，
一个是仙界派到人间的法的监督者法
海。小青杀了梁连，尽管梁连罪有应
得，但梁连是人不是妖，自会有人间的
法律惩处。即使是妖，也该由法海之

类的监督者来收服，可小青偏偏要替
天行道，以正义的名义发泄私愤，让梁
王爷痛失爱子，梁王爷奈何不了白素
贞、小青，却有力对付手无缚鸡之力的
许仕林，幸而许仕林福大命大，不然后
果不堪设想。

这个事例大概足以告诫世人，权
大势大者开罪不起，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是文曲星下凡，有观音菩萨照拂。

白素贞更大的不幸是若干年前吃
了法海五颗药丸，白抢了人家500年道
行，这让法海一直怀恨在心，纵使做了
高僧，也无法忘却当年旧事，所以我们
看到法海任凭作恶多端的蜈蚣精、变
成道士的蛤蟆精等为非作歹，眼睛只
盯着所谓“青白二妖”。甚至不惜钓鱼
执法，逼白素贞水漫金山，触犯天条，
终将其镇于雷峰塔下，出了多年前的
一口恶气，完全忘了我佛慈悲。

如果白娘子早知道有些人开罪不
起，是否可以摆脱厄运？

白娘子，这个世界你不懂
■丁建华

我初次体会“生命”这个词，是
在11岁。

那时，我的大姨因患病住进了
医院，几次化疗后终于能够走走
了。只是头发掉光了，气质也由以
前的开朗多了几分忧虑。

我在 10 岁前，不是很会做家
务。因为母亲很忙我就住进了大姨
的家中。大姨非常严格，会让我按
时完成作业，期间不许看电视；吃饭
要控制食量（当时我很胖）；衣服要
自己洗……不会扫地的我也能够把
地扫得很干净了。

可以说，经过在大姨家居住的
几星期，我彻底学会了自律。

那是，我虽然知道大姨得病了，
但完全不相信她病到了那种程度。

她要坐轮椅了。
我母亲也过来帮忙伺候大姨，

我几次在家听到母亲在偷偷哭泣。
那天，我在大姨床边，和她聊了

很久很久，她还跟我开玩笑，讨论我
的学习。“一定要好好学习啊，这样
才能改变命运。”

那是我和她最后一次交谈。
大姨住进了急救室，每天戴着

氧气面罩，不能自理。
当我放假时，就过来帮忙看着

她。
她常常看着我的肚子，笑几

声。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太胖了。母
亲也会跟大姨说说话，大姨轻微的
点头或摇头表示回答。

我和母亲由于知道她的病情有
所好转，就回家待了两天。母亲还

很高兴地对我说我马上就能跟大姨
再次说话了。但神那个家伙，终究
不让人得偿所愿。那天下着小雪，
母亲哭着进了急救室，我眼神空洞
的看着一群人。他们把大姨抬了出
去，而我能分辨出那些眼泪的真假。

生命在我眼前流逝。我走出医
院，步伐飘忽不定，犹如发条将要用
尽的木偶。

我哭了好久。
葬礼时，姥姥差点哭晕过去，还

好人人劝着，叫她不要难过。大姨
的一生是劳累的，她总是一个人把
所有事都做了，一个人学会所有事
情。因为她知道她能靠的只有自
己。但就是这样，活得很累，很累。

死亡是生命的终点。有人说一
个人会死三次，三次以后他才算真
正离去了。第一次是心脏停止跳动
的那一刻，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他死
了；第二次是葬礼时，所有认识他的
人都知道，他去世了，他死去了；第
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她的人忘记他
了，那么，整个世界都不会有他的痕
迹，他彻底消失了。

但我想我不会忘记她。
几年后，我瘦了下来，会做饭，

会做家务，会整理自己。我能靠的
只有自己。

愿，您的在天之灵得到永远的
释放！

生 命
■经棚二中 于奥博


